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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回前总批：富贵荣华春暖，梦破皇粮愁晚，金玉坐楼基，也是戏场妆

点。莫缓，莫缓，遗却灵光无限。】 

 

  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忽见众姊妹进来，忙让坐了，平儿斟上茶来。

凤姐儿笑道：“今儿来的这么齐，倒象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笑道：“我

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凤姐儿

笑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

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我想必得你去作个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

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

‘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

买去。’”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去不成？”

探春道：“你虽不会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

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凤姐儿笑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

我作监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作

东道的。你们的月钱不够花了，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

是这个主意？”一席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

心肝玻璃人。”凤姐儿笑道：“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

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不好，你要劝。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

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

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

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各人取租

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



的穿的仍旧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每年

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陪他们顽顽，能几年的限？他们各人出了阁，难道还要

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涸海干，

我还通不知道呢！”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

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庚辰双行夹批：心直口拙之人急了

恨不得将万句话来并成一句说死那人，毕肖！】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

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他还是这么著；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

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

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

只要给平儿打报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

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

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说的众人都笑了。凤姐

儿忙笑道：“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这脸子竟是为平儿来报仇的。竟不承

望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

了。平姑娘，过来！我当着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

罢。”说著，众人又都笑起来了。李纨笑问平儿道：“如何？我说必定要给

你争争气才罢。”平儿笑道：“虽如此，奶奶们取笑，我禁不起。”李纨

道：“什么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钥匙叫你主子开了楼房找东西去。” 

  凤姐儿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才要把这米帐合算一

算，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有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趟。还有

年下你们添补的衣服，还没打点给他们做去。”李纨笑道：“这些事情我都

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凤姐忙笑

道：“好嫂子，赏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

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捡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



儿反到逼我的命了。况且误了别人的年下衣裳无碍，他姊妹们的若误了，却

是你的责任，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这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

己落不是，岂敢带累你呢。”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

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凤姐儿笑道：“这是什么话，

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儿一

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过后几

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个俗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

罢，有了钱了，你们还撵出我来！”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凤姐儿道：“过

会子我开了楼房，凡有这些东西都叫人搬出来你们看，若使得，留着使，若

少什么，照你们单子，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出来。那图样

没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呢。说给你们，别碰钉子去。我打发

人取了来，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矾去。如何？”李纨点首笑道：“这难

为你，果然这样还罢了。既如此，咱们家去罢，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

他。”说著，便带了他姊妹就走。凤姐儿道：“这些事再没两个人，都是宝

玉生出来的。”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为宝玉来，反忘了他。头一

社是他误了。我们脸软，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想了一想，说道： “没有

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才好。”众人都笑道：

“这话不差。” 

  说著才要回去，只见一个小丫头扶了赖嬷嬷进来。凤姐儿等忙站起来，

笑道：“大娘坐。”又都向他道喜。赖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

喜，主子们也喜。若不是主子们的恩典，我们这喜从何来？昨儿奶奶又打发

彩哥儿赏东西，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李纨笑道：“多早晚上任

去？”赖嬷嬷叹道：“我那里管他们，由他们去罢！前儿在家里给我磕头，

我没好话，我说：‘哥哥儿，你别说你是官儿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

三十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来，上托著主



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认字，也是丫头、老

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 两字是怎么写

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

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从小儿三灾八难，花的银子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个

银人儿来了。到二十岁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许你捐个前程在身上。你看那

正根正苗的忍饥挨饿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如今乐了十

年，不知怎么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州县官儿虽小，事情却

大，为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

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你也多虑。我们看他也

就好了。先那几年还进来了两次，这有好几年没来了，年下生日，只见他的

名字就罢了。前儿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在老太太那院里，见他又穿着新

官的服色，倒发的威武了，比先时也胖了。他这一得了官，正该你乐呢，反

倒愁起这些来！他不好，还有他父亲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闲了坐个轿

子进来，和老太太斗一日牌，说一天话儿，谁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

也是楼房厦厅，谁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 

  平儿斟上茶来，赖嬷嬷忙站起来接了，笑道：“姑娘不管叫那个孩子倒

来罢了，又折受我。”说著，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这些小

孩子们全要管的严。饶这么严，他们还偷空儿闹个乱子来叫大人操心。知道

的说小孩子们淘气；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着财势欺人，连主子名声也不

好。恨的我没法儿，常把他老子叫来骂一顿，才好些。”因又指宝玉道：

“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

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象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

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象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

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

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爷管儿子倒也象当日老祖



宗的规矩，只是管的到三不著两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这些兄弟侄儿

怎么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喜欢我说，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

知怎么骂我呢！” 

  正说著，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都进来回事情。凤

姐儿笑道：“媳妇来接婆婆来了。”赖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倒

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赖嬷嬷听了，笑道：“可是我糊涂

了，正经说的话且不说，且说陈谷子烂芝麻的混捣熟。因为我们小子选了出

来，众亲友要给他贺喜，少不得家里摆个酒。我想，摆一日酒，请这个也不

是，请那个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这样荣耀，就倾了

家，我也是愿意的。因此吩咐他老子连摆三日酒：头一日，在我们破花园子

里摆几席酒，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外头大

厅上一台戏，摆几席酒，请老爷们、爷们去增增光；第二日再请亲友；第三

日再把我们两府里的伴儿请一请。热闹三天，也是托著主子的洪福一场，光

辉光辉。”李纨凤姐儿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

兴要去也定不得。”赖大家的忙道：“择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们奶奶的老

脸罢了。”凤姐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说下，我是没有

贺礼的，也不知道放赏，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赖大家的笑道：“奶奶

说那里话？奶奶要赏，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 嬷嬷笑道：“我才去请

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说毕又叮咛了一回，方起身要

走，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说道：“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

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撵了他不用？”凤姐儿听了，笑道：“正是

我要告诉你媳妇，事情多也忘了。赖嫂子回去说给你老头子，两府里不许收

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罢。” 

  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嬷嬷忙道：“什么事说给

我评评。”凤姐儿道：“前日我生日，里头还没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



那边送了礼来，他不说在外头张罗，他倒坐着骂人，礼也不送进来。两个女

人进来了，他才带着小幺们往里抬。小幺们倒好，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

撒了一院子馒头。人去了，打发彩明去说他，他倒骂了彩明一顿。这样无法

无天的忘八羔子，不撵了作什么！”赖嬷嬷笑道：“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

这个。奶奶听我说：他有不是，打他骂他，使他改过，撵了去断乎使不得。

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儿，他现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顾撵了他，太

太脸上不好看。依我说，奶奶教导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旧留着才是。不

看他娘，也看太太。”凤姐儿听说，便向赖大家的说道：“既这样，打他四

十棍，以后不许他吃酒。”赖大家的答应了。周瑞家的磕头起来，又要与赖

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然后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 

  至晚，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画具出来，送至园中。宝钗等选了

一回，各色东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将那一半又开了单子，与凤姐儿去照样置

买，不必细说。 

  一日，外面矾了绢，起了稿子进来。宝玉每日便在惜春这里帮忙。【庚

辰双行夹批：自忙不暇，又加上一“帮”字，可笑可笑，所谓《春秋》笔

法。】探春、李纨、迎春、宝钗等也多往那里闲坐，一则观画，二则便于会

面。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庚辰双行夹批：“复”字妙，补出宝

钗每年夜长之事，皆《春秋》字法也。】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

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半时，园中姊妹处也要度

时闲话一回，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庚辰双行夹

批：代下收夕，写针线下“商议”二字，直将寡母训女多少温存活现在纸

上。不写阿呆兄已见阿呆兄终日饱醉优游，怒则吼、喜则跃，家务一概无闻

之形景毕露矣。《春秋》笔法。】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今秋

又遇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

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姊妹来说些



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

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

都不苛责。 

  这日宝钗来望他，因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

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治好

了岂不好？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不是个常法。”黛

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

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宝钗点头道：“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

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叹道：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

似的。”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

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

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

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

补气的。”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

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

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

我长了今年十五岁，【庚辰双行夹批：黛玉才十五岁，记清。】竟没一个人象

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

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

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从前日看出来，今日这

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

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

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



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

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

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

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

们咒我？”宝钗道：“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

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

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

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

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

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庚辰双行夹批：宝钗此一戏直抵通部黛玉之戏

宝钗矣，又恳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牵强，黛玉因

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

细心看不出。二人此时好看之极，真是儿女小窗中喁喁也。】黛玉听了，不

觉红了脸，笑道：“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你反

拿我取笑儿。”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

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

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

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庚辰双行夹

批：通部众人必从宝钗之评方定，然宝钗亦必从颦儿之评始可，何妙之

至！】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

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

的。”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宝钗道：“这有什么

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黛

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宝钗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



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著那

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

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

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

夕》。其词曰：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纱窗湿。 

 

  吟罢搁笔，方要安寝，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

玉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了：“那里来的渔翁！”宝

玉忙问：“今儿好些？【庚辰双行夹批：一句。】吃了药没有？【庚辰双行

夹批：两句。】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庚辰双行夹批：三句。】一面说，

一面摘了笠，脱了蓑衣，忙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

一照，觑着眼细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 

  黛玉看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著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

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靸著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



“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

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

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

象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了下雨时在家里

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

趣，竟是活的。上头的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带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

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了这圈子。下雪时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

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

婆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

及，羞的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庚辰双行夹批：妙极之文。使黛

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

之兆。所谓 “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 

  宝玉却不留心，【庚辰双行夹批：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宝玉，若

著心则又有何文字？且直是一时时猎色一贼矣。】因见案上有诗，遂拿起来

看了一遍，又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内，向灯上烧了。宝玉笑

道：“我已背熟了，烧也无碍。”黛玉道：“我也好了许多，谢你一天来几

次瞧我，下雨还来。这会子夜深了，我也要歇著，你且请回去，明儿再

来。”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

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了，说道： “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

日神。”说著，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告诉

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庚辰双行夹批：

直与后部宝钗之文遥遥针对。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丫鬟皆有，随便皆可遣使，

今宝玉独云“婆子”而不云“丫鬟”者，心内已度定丫鬟之为人，一言一事

无论大小，是方无错谬者也，一何可笑。】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

明儿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有两个婆



子答应：“有人，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

笼？”宝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了，回手向书架上

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命点一支小蜡来，递与宝玉，道：“这个又比那

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

破了，所以没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

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点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

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

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宝玉听说，连忙接了过来，前头两个婆子

打着伞提着明瓦灯，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宝玉便将这个灯递与一个

小丫头捧著，宝玉扶着他的肩，一径去了。 

  就有蘅芜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还

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说：“这比买的强。姑娘说了：姑娘先吃著，

完了再送来。”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他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

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

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

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

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

场了。”【庚辰双行夹批：几句闲话将潭潭大宅夜间所有之事描写一尽。虽

诺大一园，且值秋冬之夜，岂不寥落哉？今用老妪数语，更写得每夜深人定

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上、花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

月烹茶者，竟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胜于日间繁华矣。

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衬出后文之冷落。此闲话中

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脂砚斋评。】黛玉听说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

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那婆子笑道：

“又破费姑娘赏酒吃。”说著，磕了一个头，外面接了钱，打伞去了。 



  紫鹃收起燕窝，然后移灯下帘，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

钗，一时又羡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又听见窗外

竹梢焦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不觉又滴下泪来。直到四更将阑，方

渐渐的睡了。暂且无话。要知端的—— 

 

  【蒙回末总批：请看赖大，则知贵家奴婢身份，而本主毫不以为过分，

习惯自然故是有之。见者当自度是否可也。】 


